【人际关系】
每个人内心都寻找光明
——本报专访《心术》作者六六（上）
(经管甘晓推荐，2012年3月15日)

推荐理由：解剖医患关系，诠释《心术》对生命的赞美、对信念的坚持，呼吁社会对医院、医生的信任，非常值得我们医学类院校的学生去深入阅读。
六六说，每个人内心对光明的寻找，都比对黑暗的偷窥要强烈得多。 
即便是《双面胶》中让人不寒而栗的婆媳关系，《蜗居》里在物质诱惑前失守的贪官和“小三”，也只是她“每部作品里都有光明和灰暗”的其中一二。 
而这一次，电视剧版近日开机的新作《心术》，尽管再一次聚焦社会热点医患矛盾，却直接站在了医生而非患者的视角——揭的不是黑幕，而是成见；表达的不是黑暗，而是光明。 
有人说，这是由于作家的母亲就医于某医院才有的妥协。而六六说，这部作品并不为医务工作者所作，她只是希望这本书为医患双方“打开一扇门，架一座桥，从相互怀疑敌视，到相互换位理解，尽量去信赖这个世界”。 
“与其说帮医生说话，不如说是为我们自己说话” 

—1—
2007年对我是很糟糕的一年，母亲被检查出乳腺癌。术后很久，我和母亲都在讨论这个手术的意义。母亲在手术后活动起来，经常胳膊疼。她甚至一度怀疑这个手术是否真的必要。而我不仅仅跟母亲讨论，也跟不同的医生讨论。我惊奇地发现，不同的医生对这个手术的必要性有完全不同的见解。给予我不同信息反馈的两派医生，全部都是我的朋友，忠诚可靠，不涉及利益。于是我知道，排除在床位、红包、回扣等等之外，医生本身之间在同一病例上都有不同的理解……因此我有理由相信，我们对医生的了解，很肤浅，很片面，我们张口提及的都是医疗事故、掩盖、医药代表、过度医疗等。
六六新闻视点：《心术》面世，议论最多的莫过于你不再站在弱小群体的立场了。坦率问一句，不担心口诛笔伐吗？ 
六六：我的书发行到现在，说我对医务工作者过誉的批评并不是很多。只要你静下心去读过这本书，你就会发现，我要说的主题，并不是赞扬医生，而是去剖析现在的社会现象：为什么医患关系会上升到水火不容的境地，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不仅仅是医患，包括消费者与商人、上市公司与中小股民等等之间，会有当下的信任缺失。因此，本书想探讨的是，是什么使今天的我们缺少安全感，将自己禁锢于围城里。医生和病患，只是这本书的载体。更多的，我是希望通过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，去引发大家的思考。 
新闻视点：但有人说，这是由于你的母亲就医于某医院才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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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妥协。 
六六：《心术》不是“拿人手短”的颂扬篇。确切地说，我在上海很多三甲医院实习过，只是最后故事选取的主景在华山医院，这部作品并不是为医务工作者所作，而是为日益尖锐的医患矛盾所作。 
医疗队伍如果丧失了被信任和信念，是很可怕的。太多的说法抹黑这个群体，让我们视他们为洪水猛兽。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当医生这个群体被大众视为强盗或者诈骗犯一类的恶势力的时候，还有哪些具有崇高理想和信念的优秀人才会投入其间呢？尤其这个行业又不是迅速致富的暴利行业。这对我们百姓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我想大家都不希望医生这个职业，变成了考不取热门行业以后退而求其次的选择。 
我只希望这本书，有一点点的推动工作，能够缓解人与人之间非正常的对立情绪。这，与其是说帮医生说话，不如说是在为我们自己说话。与其说是还原医生一个基本尊重，不如说是给我们自己提供一些必要的保障。你觉得我这样的解释，算清晰吗？ 
“母亲开刀时，我与大家有一样的防备” 
最终促使我走进医生的世界，从一个病患家属的眼光转为医生的视角，是缘于我偶然病倒住院。人在虚弱的时候，我发现是最悲观失望、对一切产生怀疑的时候，我把医生当作精神寄托，也不断质疑他们每句话的潜意思，他们是不是暗示我，我已经病入膏肓了？他们是不是故意把我的病说得很严重，以方便榨取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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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？我在负面情绪中摇摆。等我转危为安以后，决定走进医生的世界。我被医院同意，以一个医生的身份，走进了医生的世界（约半年）。 ——六六
新闻视点：《心术》以一个医生的视角，看人生、看社会，最终看得透彻而明白。字里行间，不难看出一种与医生的情感。 
六六：我与医生之间的亲密情感其实是从我蹲点医院开始的。我母亲最初开刀的时候，我与医院的人并不熟悉，我与大家有一样的防备，也怕红包送少了，也怕他们用贵的药超出我的负担能力，其实这都是误解，只有当你与他们相知以后，才会了解医生的内心世界，他们与我们正常人没有任何不同。 
如果你扪心自问，你会在一个迷路的孩子站在你面前寻求帮助的时候拐卖她吗？如果答案为否，那么其实绝大多数人，与你是一样的，内心有善良柔软，只是因为害怕而包裹起来。 
新闻视点：你似乎并不讳言《心术》的创作是在母亲就医之后，也不讳言与华山医院的院长是朋友？ 
六六：我不避讳的原因是，我和院长的交往是建立在工作基础上的。我们并无私交。除了因我写书他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之外，我们都没怎么见面。大家都是为做好同一件事而努力，那我为什么要遮遮掩掩呢？这不是我的风格。我在写书过程中，与大量的医生与病患聊天，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说医生不好的人，多是不常去医院、与医生交道可能只有一两次的人。真正长期的病患，与很多医生的情感已经亲如亲人朋友了。我当然不希望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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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有机会去验证，但这证明一点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而且，日久才能见人心。 
最初，我是带着与大众一样的心态去看医院的，这里到处都是黑幕，到处都是金钱等肮脏交易，我要去探个明白。但我走进这个群体，我才知道，他们被很深地误读了。误读一个群体而不给他们以辩驳的机会，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。我一直在说，我鼓励媒体揭黑打假爆冷，因为如果没有舆论监督，我们就更不知道真相了。但，这不是我作为作家的责任。我的责任在于抛开新闻的时效性，去抓住现象的本质，还原现象的实貌。我和媒体之间的工作，并不冲突。你们抓的是及时性，我抓的是广普性。 
新闻视点：如依你最初设想，把这本书处理成曝黑幕的做法，你觉得是否会更吸引关注？ 
六六：写作的目的是什么？这个问题是我经常问自己的。我觉得，对于我而言，一是因为我有天赋，我喜欢。二是因为我感兴趣，有探究问题的本能。只要不是基于名利基础，剩下的就好办了。说实话，说真心话，说自己对一个社会现象的看法，不是为被关注而故意而为。但现实告诉我，民众的辨别能力远远高于我的想象。我只是把自己想明白或想不明白的现象罗列出来，是读者选择了成就我。名和利，都给我了。我于是想，最终，这个社会，是符合我对它的期望的：只问耕耘，而后自有收获。如果总在播种之前就盘算着收成，那搞不好你种下去的就是煮熟的稻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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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对生命的赞美、对信念的坚持，《心术》不是头一部” 
我曾在手术室里看见医生一针一针缝脑膜，这是一门几近失传的手艺，因为费时又费力，大多数人都用人工脑膜贴上当补丁完事。我问他：为什么做这样的活啊？他答我：“我练手艺，艺不压身。”后来熟了以后，我知这位病患来自福建山区农村，年收入都负担不起这台手术，一块脑膜要八百多元，他用自己的时间和手艺，替他省了。而他做这样的好事，躺在病床上的病人，永远不会知道。如果恰巧不是我站在边上，又多话好问，这样的事就湮灭了。 ——六六
新闻视点：“心术”二字的涵义是什么？
六六：人在世上不外乎两点，心与术。也就是德与才。要么德才兼备，要么心术不正。一个预备成为医生的人，首先要有一颗仁心，然后才去训练他的仁术。心术不正的人，是很难成大器的。 
新闻视点：这本书里随处可见的尽是光明，但曾经甚至有人称你“是一个非常阴暗”的小说作家。这是你创作趋势的转变吗？ 
六六：我从不认为自己是非常阴暗的小说作家，至少见过我的人没有过这种评价。恰恰相反，我是一个基于现实基础的理想主义者。而我的作品，并不是以批评博眼球。我的每部作品里，都是有光明和有灰暗两部分组成，关键是看你的眼睛善于捕捉哪一部分。 
另外，我对生命的赞美、对信念的坚持的作品，《心术》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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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头一部。《王贵与安娜》是我第一部成名作，就是对真爱、责任与坚守的探讨，而且社会效应非常好。但它的社会影响力远不如《双面胶》或《蜗居》，究其原因是，对于主流社会早已统一的价值观，诸如对爱的坚守、对家庭的忠诚等，不能引发大家的探讨。《蜗居》这部作品走红，只能说，这部书里的某些价值观，存在着现实意义上的分歧。真理总是越辩越明，我们无须害怕辩论。 
新闻视点：《心术》就像一本与读者互动的网络小说，用博客日记体完成，兼之许多网友的讨论与故事。这种写法是想呈现一种新的表达方式，还是说一种让内容显得更真实的写作方式，或者二者兼而有之？ 
六六：我下笔的时候，完全不知自己要表达成什么样子。我没有特别缜密的规划。但一旦立下这个形式，改起来就很难了。我只是试图把我的观察用这种笔法说得更完善。一开始，我甚至不敢称之为文学。但我相信，文学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文学是流动的，像水一样的形态，只要是民众喜欢的，能被大众接受的，它就是有生命力的。（本报记者洪伟成对本文亦有贡献。）
（推荐者注：本文来自解放日报2010年11月30日；记者林环，实习生奚亮。） 

    （注：网站刊发时间：2012年3月23日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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